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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台北人》十四篇小說的背景皆設定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初，故事中的人物個性

鮮明，無論男人、女人、上流士紳或小人物，他們在繁華落盡後，以自己的方

式活著──在台北這塊土地上，在白先勇筆下。作者以寫實的筆調，平實而典

雅地道出不同的生命故事；用充滿藝術性的文字，讓人物形象深植讀者心中，

展現人情和一「真」字。《台北人》出版已二十六年，堪稱現代文學經典，曾

獲選香港「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百強」第七名，「台灣文學經典名著」之首。  

二●內容摘錄： 

「尹雪豔公館一向維持它的氣派。尹雪豔從來不肯把它降低於上海霞飛路的排

場。出入的人士，縱然有些是過了時的，但是他們有他們的身份，有他們的派

頭，因此一進到尹公館，大家都覺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幾年前作廢了的頭銜，

經過尹雪豔嬌聲親切的稱呼起來，也如同受過誥封一般，心理上恢複了不少的

優越感。」﹙p.61﹚ 

 

「走在街上，我看見她那一頭長發在晚風  

三●我的觀點： 

能用來表現作家內心最深沉之感受的，並非散文，是小說。白先勇把自己的生

活經驗融入《台北人》，發展出一系列的故事，寫出時代的蒼涼和無奈。由於

這些「台北人」都是中國人，搬遷至台灣後﹙特別是因戰亂而非自願﹚，自然

地產生對過去難以割捨的情懷，而作者巧妙地將他們感情以暗喻的方式鋪陳在

故事中。紅牌舞女金大班心裡，台北怎麼也不比她在上海的風光﹙〈金大班的

最後一夜〉﹚；樸公感慨過去轟轟烈烈的革命光榮﹙〈梁父吟〉﹚；對錢夫人

來說，榮華富貴、唱戲的「藍田玉」早已成過往﹙〈遊園驚夢〉﹚……。「台

北人」或者活在過去、或者接受現狀，無論如何，多少反映了宿命、歲月和人

性。 

 

從書中總是出現麻將、舞女、戲子，可以看出全書時代氛圍，除此之外，藉由

敘述中的裝束以及角色間的對話亦能有明顯感受。《台北人》的每一篇故事，

白先勇都採用了最適合的角度去捕捉人、事、物，有時他參與其中﹙但只是次



要角色，仍是旁觀者﹚，有時則只是「作者」，因著敘述者角度不同，文章所

呈現的效果各異。〈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為例，以「王雄的表少爺」用回

憶的口吻敘述，比單純的「作者」更有感情；「孤戀花」裡，敘事者「總司令」

佔了更重要的地位。又如「遊園驚夢」，若非以全知觀點寫作，怎能如此貼近

地描摩錢夫人的心理狀態？ 

 

《台北人》全集幾乎沒有喜劇，每個人物的過去至少多帶悲劇性質。〈永遠的

尹雪豔〉中，所有人都繞著尹雪豔在打轉﹙「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

功夫」﹚，無時無刻將大家安排得妥妥貼貼；歐陽子描述她像死神、幽靈，真

是貼切！尹雪豔像一陣風，雖然跟每個人都打交道，卻是當中唯一沒有沾染世

俗的人。〈滿天亮晶晶的星星〉之「祭春教」教主，過去對姜青的同性愛戀仍

支配著他，把孤獨隱藏在那雙「碧熒熒」、「焚著不肯滅的火焰」的眼底。

〈冬夜〉一篇藉著曾參與五四學運的友人會面，道出今昔差異的感慨，他們不

算是完全擺脫過去，但仍試圖求改變。李浩然將軍之死是全書最壯烈肅穆的

「死」，令人動容；放在末篇頗有結束的意味，也領著讀者往更深一層意涵去

探討。 

 

我對「台北人」都充滿了同情，看們的人生，時間流逝的感受這麼明顯，看得

好似我也跟著老了幾十歲，經歷了那種滄桑。不像童話的美好結局，一部好的

小說除文筆之外，就是感動了，而《台北人》帶給我的就是這樣的感動。姑且

不論人物好壞，至少在「台北人」身上，看見生活最真實的一面。 

 

如果要選擇一個代表人物，我覺得是〈花橋榮記〉的盧先生，他的「過去」對

於「現在」影響很大，情感穿梭在今昔之間，盧先生已受到時間束縛，又因兄

長的欺騙致使崩潰，他所承受的壓力非同小可。而到頭來，有誰真正成功、又

有誰屬失敗者呢？不管是悲憤而死的王雄﹙〈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退

出舞場的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失去真愛變得放浪的朱青﹙〈一

把青〉﹚……，其實都只是在悲傷後掙扎著生存下來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金大班雖是下流階級，滿是俗氣，卻是《台北人》唯一帶有一

點喜劇性質的角色，仔細看看她大剌剌的風格，會覺得她算是個滿可愛的人吧！  

四●討論議題： 

1.「台北人」的生活緊緊連繫著過去和未來，當然我們的背景不同，但是哪一

種生活方式才是比較沒有負擔的？將過去全部拋開真的會比較快活嗎？ 

 

2.白先勇在書中常提到「孽」，他想要表達的只是宿命嗎？  

 


